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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鸣沙山
■龚新文

书房案头，几册等待校对的地方志书稿摊开，
旁边摞着老干部大学的学员习作，还有几幅近日
为青年学子题写的书法作品。窗外传来孩子们朗
朗的读书声，清脆干净，一如当年的号角。我轻轻
搁下笔，想起前不久社区宣讲时台下那些年轻的
眼睛——亮晶晶的，透着好奇，也透着向往。今年
是红军长征胜利 90 周年，我总在想，该怎样把那段
血与火的故事，真正讲进年轻人心里去。

我今年 64 岁，入党近 30 年，小时候总坐在村
口老槐树下听老红军讲长征故事，老人说长征路
上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却没有一个人
退缩——因为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这句
话写在纸上是理论，刻在心里就是支撑人往前走
的脊梁。

大学毕业后，我站上项城一高的讲台，把这段
历史讲给一届又一届学生；后来编修地方志、主办
老干部大学刊物《金秋》，又从故纸堆里一点点打
捞散落在本地的长征相关记忆。这些经历让我越
来越明白，长征精神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
是能触摸到的鲜活体温。在我的身边，就有一位
把这种精神活成了日常的人——项城市政协原副
主席袁晓林。他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鞠躬尽
瘁，什么叫共产党员的本色。

我当年跟着袁晓林办刊时，他已年近 80 岁，身
患严重肺纤维化，走路都喘得厉害。每次去郑州
排版校稿，他总带着一大兜药、吸氧机和几个馕，
不肯多花公家一分钱。我给他找了个马扎，让他
走几步就能坐下歇会儿，可他常常攥着稿子坐在
马扎上大口喘气，也不肯停下手里的工作。多少
个通宵，我们逐字逐句推敲稿件，连一个标点都不
肯放过——他说这不是对文字苛求，是对老同志
和历史负责。直到临终前，他还抱着刊物的评审
稿不肯放下，托人叮嘱我一定要把《金秋》继续办
下去。他走的时候 79 岁，真正用一生践行了什么
叫鞠躬尽瘁，什么是共产党员的本色，他就是我在
和平年代亲眼见过的最真实的长征。

这些年，我以笔为犁深耕本土文化研究，先后
为郑州工商学院、周口师范学院捐赠 100 多幅书法
作品，多次走进校园、社区、老干部大学宣讲红色
故事，150 万字的《张伯驹词赏析》正在申请出版，
200 万字的《项城岁华录》也即将付梓。编修地方
志时，我把散落在史料里的本地籍老战士的姓名、
事迹一一补全，像把散落的星星重新挂回天空。
有人说新时代没有雪山草地和枪林弹雨，谈不上
什么“长征”，可改革深水区的暗流、发展瓶颈期的
挑战，哪一样不是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变的
是一代代人的具体使命，不变的是不怕艰难险阻、
甘愿付出一切的信仰底色。

我们这些老同志，岗位退了，初心从来不会
退。我们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党史，守着一张书
桌，把党的故事、家乡的故事写清楚、传下去，就是
我们这代人的新长征。窗外的读书声还在继续，
总有一天这些孩子也会成为讲故事的人。伟大长
征精神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一条奔流
不息的河，从昨天流向今天，再从今天流向明天。
我们这些白发人，甘愿做河上的一座桥，让后来者
踏着我们走过去，走得更稳、更远。

银发如炬照新程

■胡天喜

鸣沙山，是甘肃敦煌的地标。到敦煌旅
游，几乎没有人会错过这里。它没有华山的
雄奇险要，没有张家界天子山的奇幻缥缈，也
没有新疆天池的静谧神秘，却独独藏着西北
大漠最纯粹的神奇与美丽。在无数次品读敦
煌相关的诗篇后，去年夏末秋初，我终于踏上
了这片神往已久的土地。

初秋的敦煌天高云淡，清风送爽。告别市
区的烟火喧嚣，向南驱车十余里，便抵达鸣沙
山景区。抬眼远眺，天地之间铺展开一望无
际的金色沙海，连绵起伏的沙丘一重接着一
重，一直延展到遥远的天际。鸣沙山好似一
条沉睡的金色巨龙，横卧于戈壁旷野之上，沙
峰峭立如刃，沙垄蜿蜒似浪，在澄澈蓝天的映
衬下，勾勒出雄浑壮阔的图景。

进入景区，最先打动我的是脚下的细沙。
这里的沙粒纯净细腻，不见半点杂石尘土。
赤足踩上去，温热的触感缓缓漫过脚掌，直抵
全身。有风拂过，细沙漫卷缥缈如雾，抓起一
把沙粒用指尖轻轻一捻，便簌簌从指缝中滑
落。与海边湿润黏腻的沙粒不同，鸣沙山的
沙干燥坦荡、松散洒脱，裹挟着西北大地独有
的豪爽气息，让人心底顿生几分对大漠的敬
畏。

登鸣沙山有两种方式：一是步行，二是骑
骆驼。步行慢又费力，多是年轻人和孩子们
的选择；年岁稍长、想要省些力气的游人，便
会选择骑骆驼代步。我虽未到耄耋之年，却
也已到知天命的年纪，便选了后者。第一次
骑骆驼穿行沙海，新鲜又刺激，一排排骆驼整
齐列队，身躯高大沉稳，棕色的皮毛在阳光照
耀下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它们仿佛通晓人
意，见游人前来便温顺地屈下身子等候。我
跨上骆驼抓紧扶手，随着赶驼人一声悠长的
吆喝，骆驼缓缓起身开始前行，步履厚重而从
容。起初我还心有余悸，担心骆驼性情不稳
将我颠落，可骑行许久一路安稳，我便渐渐放
松，尽情享受这份惬意的体验。

端坐驼背，视野豁然开阔。放眼望去，千
峰万壑连绵不绝，黄沙满地一望无际。不见
草木繁密点缀，不闻市井车马喧嚣，唯有天地
浩渺、沙海苍茫。阳光倾泻在沙丘之上，光影
交错，起伏沙岭勾勒出流畅的曲线，一支支驼
队好似蜿蜒的长蛇，缓行在起伏的沙丘之
间。恍惚之间，千年前丝绸古道的画面浮现
在脑海：商旅络绎，驼铃悠远，古道漫漫，东来
西往的行者奔波于戈壁大漠，奔赴万里山河。

一阵大风吹来，刀锋一般的山脊、高低错
落的沙山瞬间笼罩在薄烟般的沙尘之中。风
吹沙动，风过沙鸣，沙粒相互摩擦碰撞发出阵
阵鸣响，时而低吟，时而浅唱。风沙吹到脸
上，带着戈壁的粗粝，有些微微刺痒。几朵流
云从上空匆匆飘过，眼前光影瞬息变幻，方才
还是阳光熠熠、金色灿烂，转瞬便覆上一层阴
影，沙峰呈现出明暗分明的“阴阳脸”。不过
这般景象只是短暂片刻，流云飘远，整座沙山
又重新铺满金光，为寂静的大漠添了几分灵
动。

驼队在距离山顶不远处停下，余下路程需
要徒步攀爬。沙丘看着坡度平缓，行走起来
却格外吃力，脚下流沙不断滑落，每向上迈出
一步，便会随着流沙向后滑下半步。环顾四
周，山道之上攀登的游人络绎不绝，男女老少
个个兴致盎然，没有丝毫却步，我的心底也添
了几分向上攀登的力量。几番周折，我终于
爬到了山顶。登高远眺，万顷沙海尽收眼底，
重重沙山绵延远方，天地无边无际。世间色
彩在这里变得简单纯粹，只剩下沙海的黄与
天空的蓝，湛蓝色的天空像一面一尘不染的
明镜，直直切进经过风沙千万年筛洗的苍茫
沙海，两种色彩界限分明、过渡寥寥。午后的
太阳灼热又明亮，在沙丘上投下笔直的光影，
愈发衬得天高地阔、荒寂辽远。

向下鸟瞰，一汪碧水静卧山底，想必这便
是传说中的月牙泉了。啊，月牙泉，诗人笔下
奇幻的月牙泉，无数次在书本上神交的月牙
泉，想不到能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
欣喜万分，迫不及待地来到清泉水边。它不
再是书本的记述，也不再是民间的传说，亲身
近距离观看月牙泉，自有一番前所未有的感
受：它依偎在鸣沙山的怀抱之中，形如弯月，
娴静温婉；泉水澄澈见底，水面平静如镜，倒
映着四周金色沙山，好似一位遗世独立的仙
子，静静守望着这片沙漠；又似一滴晶莹剔透
的泪珠，藏着大漠千年的沧桑。水面之下，一
簇簇水草随波浮动，近岸泉水泛浅绿，湖心碧
波苍翠。月牙泉边，月泉阁错落排布，飞檐翘
角，雕梁画栋，青砖黛瓦，古朴典雅，散发着厚
重的人文气息。清风穿过廊檐，携来草木与
泉水的淡淡凉意，令人身心舒展。泉畔挺拔
的胡杨、柔韧的红柳，与四周黄沙形成强烈对
比，青黄并存，刚柔相济，动静相宜。世人常
常不解：千百年来风沙肆虐，沙丘不断迁徙移
动，为何始终没有掩埋这一汪清泉？

其实，“沙泉共生”不只是造化的浪漫传
说，背后自有科学缘由。受特殊地理环境影
响，外围大风灌入环山洼地，形成向上回旋的
气流，将山坡滑落的流沙向上卷回山脊。正
是这套独特的风力搬运机制，维系着沙漠与
清泉矛盾又和谐的共存。古往今来，无数文
人墨客奔赴此地，面对大漠胜景挥毫泼墨，留
下众多诗词篇章。清代苏履吉的《月泉晓澈》
写尽泉边清景，朱坤的《月牙泉歌》也道尽了
沙泉相伴的奇绝。

我在泉边驻足良久，静静凝望沙与泉相依
相伴，心中感慨万千。世人总说大漠苍凉萧
瑟，鸣沙山月牙泉却告诉我们，荒漠深处自有
蓬勃生机。人亦如此，人生没有绝境，山穷水
尽之际，亦存柳暗花明之机。只要心怀希望，
追求不停，砥砺奋进，终能寻得属于自己的出
路。太阳缓缓西沉，落日的余晖把漫天的沙
丘染成金红色，沙丘的轮廓变得温和朦胧。
满怀万千感慨，我恋恋不舍地辞别了鸣沙
山。这场大漠之行，是一次触动灵魂的洗礼，
这份记忆，将长久镌刻在我的心中。

·银发经济


